
很久没回家了。感觉自己像一

棵缺水的树，胸膛里晃动着焦躁的心

绪。夜里失眠，听觉越来越好，公路

上的车辆声针一样从耳道里穿进来，

将我像棉线一样拖远。有时我觉得

所里的墙壁都是纸糊的，静到楼上楼

下夜里谁咳嗽、开灯，都能听见。此

刻，我听见所长王辉开门上楼的脚

步，以前，他上楼时走得很急促，第一

步的声音还没消散，第二步就跟着踏

上来，空气中不断交错着脚步的叠

音。但最近他病了，步伐也变得迟缓

沉重。

他病了大半年，吃了七十服中

药，身体也不见好转。二十天前，他

患了眩晕综合征，整个人晕得站不

住，一起身就感觉像在地震。他住了

五天院后，让人把他送回来上班了。

他说病着待在所里，也感觉心里踏

实。他是非常负责任的领导，今年八

个月仅专项行动就四十多起，平日所

里的事从未断过，周末我在单位，都

感觉头上仿佛有个紧箍咒，难道所长

的神经在这里可以放松吗？

也就是晚上八点多吧，我以为他

要敲门给我布置工作。不知为什么

今晚我有些揪心。我不明白，他家离

所里也就十里路，开车天天都能回

家，可为什么和我一样，几个月才回

家一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热

爱这份工作，遇到案子就来了精神。

平时我们问笔录、分析案情他总参与

把关。关人他都要跟着，家属通知书

也要过问。自从和他共过一些事后，

我虽对工作没他那么狂热，但但凡他

交代的事，我都会认真去干，还会反

思是否干好了，要是没干好，总觉得

对不起他。

所长的脚步声到了我的门口，又

折了一下，他是给其他同事布置工

作。记得一次聊天时他说，在灞源派

出所上班时常年顾不上回家，孩子见

到他叫他“叔叔”。就是这样，王辉硬

是凭着自己的苦干走上领导岗位，屡

次立功。他当主管刑侦副所长时，在

严打破案比赛中，在全市获得前十。

灞源派出所比较落后，他去的第一个

月，目标考评就变成了前三。他来普

化派出所仅一年，发案率下降了百分

之二十，破案率却翻了一番。

近来他的身体很虚，这几天他很

少出办公室的门，桌上堆的全是药，

气色也很难看。听说他原来还曾被

选上飞行员，现在这身体就像破了洞

的窗户纸，被各

种病吹得能听见里面的呼啸声。

他的脚步声又响起来，我已在床

上躺了两个多小时，今晚我有点心神

不宁。我听见王辉下楼后，在打电话，

是他在给局领导汇报辖区重点人口管

控情况，他的声音深重而嘶哑，带着迟

缓和倦意。后来我听见他的房门被缓

缓地关上了。那个声音熄灭后，天地

间的漆黑就像寒冷一样弥漫开来。

我到派出所已三年。去年普化

镇陈某在夜市喝醉酒闹事，我和张旭

亮将陈某带回派出所，当时陈父就在

我们车后追骂着。没多久，陈父居然

带着十几个人来闹事。见一群人这

么凶悍，我也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王

辉把我和张旭亮向后一推，冲到了最

前面。我没有想到，面对这种情形，

有谁能替自己去扛？我也没有想到，

竟有领导会上去，替自己挨打。陈某

父亲一把抓住了王辉的衣领，对方几

只手一齐上来，各种推搡和侮辱。尽

管王辉喊，你们把手拿开，但他们还

是将王辉从所里拉到街道上。面对

那么多人的无礼挑衅，王辉那张本就

充满正义的脸，在极度气愤下涨得通

红。但那一刻，他凌厉的呵斥和周身

散发的威严，和我用执法记录仪录下

这一幕对这群人的威慑，还是让对方

最终松开了手……

后来，王辉动情地说，我们不是

普通的同事，我们是同一个锅里搅勺

把的生死兄弟。是的，每次遇到危

险，他都冲在前面。他把所里的每一

个人，都当成家人。他几乎帮过所有

民警的忙，他操心给司机介绍对象，

帮民警的妻子调动工作，解决民警孩

子上学的问题，给民警生病的父亲买

高血压药。他最近还有两桩心愿：要

把自己带过的民警孔俊从灞源所调

下来，山区闭塞，孔俊都三十岁了还

没结婚；想请县局领导帮忙，把我妻

子的工作调过来。

辖区曾发生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案，王辉带于继楠等民警到电信局调

取嫌疑人的通话记录。工作人员看

不清介绍信上联系人的电话，王辉把

号码脱口而出，于继楠两天前跟王辉

汇报案情时说过这个号码。当电信

局要留民警电话时，王辉马上将民警

的号码报了出来。在场的民警都很

惊讶，那时王辉刚来普化派出所一个

多月，他居然把所里所有民警的电话

都牢记在脑子里了。

最近有个村民反映，惠民卡中的

政策补助款很久没打钱了，银行说她

名下还有一张惠民卡。王辉听了很

重视，马上让我去查。原来有个计生

干部侵占了好几户的补助款。王辉

向来对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非常反

感，他让我把证据取扎实，能刑事立

案的立案，如果行政处罚也要顶格处

理。调查后发现侵占款不够立案，他

说，去落实一下这人是否是党员，要

是党员，给纪委报一份处罚决定书，

要让这种害群之马受到党纪处分！

他说这话时因为气愤有些用力，猛地

一阵咳嗽。他又对旁边的民警说，有

个打架案子，因为辖区不在普化，被

移交了。当事人很不满意，去见见当

事人解释一下。作为他的下属和同

事，最了解他的工作强度，这样操心

得耗费多少精力啊，多年这样殚精竭

虑，一个人的身体咋能好呢？

半个小时中，我脑海里全是他，

然后睡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响

起咚咚的砸门声，我腾地坐起来，门

房老张说王辉所长病危，正在医院抢

救，让我赶紧过去。

后面的场景，是凝视一下就能掉

进去的深渊。深渊之上结着冰，脆薄

得不敢触碰。所长的手还有温度，感

觉可以沿着那个温度，把他从死神手

中拉回来。他满是正气的脸依旧威

风凛凛，觉得这份浩然断不会从人间

凋落。但嫂子扑到他身上哭出的那

句“你把我也带走吧，你走了，我也不

想活了”，瞬间震得所有人脸上的冰，

全都化作了热泪……

他帮过的几个贫困户，坐着公交

车赶去为他送别，两个老人把他的照

片挂在自家墙上，说他是亲人，比孩

子对他们还好。几个被他打击处理

过的人员来吊唁，这么多年王辉在身

边，提醒他们不要走歪路。连两个老

上访户都来给了几百元，说感谢王辉

帮过他们的生活……

我经常不由自主地站在二楼久

久地眺望：云横秦岭，灞水伤别。从

前我眺望四周时，我的目光总移向他

的房间，他房间里的灯光是下班后，

唯一在心里相伴的温暖。可是，那盏

灯再也没有亮起来。中秋夜，我推门

进去，把他办公室里所有的灯全部都

打开了。屋里一片辉煌！我点一根

烟给他，一根烟给自己，我们还像往

常那样对坐着抽烟，我对自己说：这

一个亲人还在，和我们一个锅里搅勺

把的生死兄弟还在！

（王辉，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蓝

田县局普化派出所所长，二○一八年

九月二日值班时因公牺牲。文中的

“我”，为普化派出所民警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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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灯下漫笔

老 校 长
李富胜

用生命穿起这身警服
穆蕾蕾

圣莲山的呼唤（外二首）

本 土

小学到大学我经历了不少任校

长，时光荏苒，淹没在岁月的长河

中。唯有一位老校长，刻在我的记忆

深处，让我终生铭记、挥之不去。有

时梦中与老校长相逢，醒后常常思绪

万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考入葛家高中，这

对我来说来之不易，因为父亲的政治

问题还没解决。三哥先我一年读高

中时，政审差一点没过关，但他学习

不错，篮球打得好，又拉得一手好京

胡，便作为特长生破格入学。轮到我

时也差点未过关，当时学校要成立毛

泽东思想宣传文艺队，急需人才，我

会演节目，也作为特长生被特招了。

这样三哥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同在文

艺队，他拉京胡，我演京剧样板戏。

无知、肤浅是年轻人的通病，对

事物的认知十分幼稚，有时难以把握

好自身的行为方式。对能参加学校

文艺队的我，同学们都十分羡慕，我

因而有点飘飘然，得意忘形，总爱出

风头。为此，三哥狠狠剋了我一顿，

三哥说：别觉得了不起，嘚瑟得不知

姓什么，咱俩能进高中，得感谢高行

云校长。三哥告诉我，入学选班干部

时，他被选上了，但有人提出，父亲有

历史问题，子女不能担任班干部。高

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唯成分论，

还是不唯成分论，年轻人都有上进

心，也要尊重同学们的民意，不能干

正的可以干个副的。”就这样，三哥当

上了副班长，一个年轻人的上进心得

到了保护。三哥认真告诫我，要对得

起高校长，不要显山露水地不知大小

深浅。三哥的成熟以及那火辣辣的

话语，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也让我

记住了我们的校长——高行云。

入学后，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同学们第一次认识了高行云校长。没

有桌子没有话筒没有讲稿，面对几百

人，高校长在台上侃侃而谈。他高大

伟岸，四方脸庞，浓眉大眼，眼神犀利

又透出可亲和蔼。他头上戴着一顶带

帽檐儿的粗料子帽，声音洪亮有磁性，

虽然没有扩音器，但台下几百人都听

得 十 分 清 楚 。

高 校 长 给 我 的

印象是十分威严，很男人，讲起话来干

脆利落。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学

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读书无用

论、读书做官论是错误的。不读书是

不行的，没有知识就成了盲人聋者。

你们要读好课本，还要参加社会活

动。我们要办五七工厂、五七农场，让

同学们在实践中锻炼，学用结合，能文

能武，又红又专，做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同学们听了都很振奋，会后大家

议论：高行云，就是讲话行云流水、酣

畅淋漓。

葛家高中在当时很有名气，办学

有方，五七农场、五七工厂办得好，文

艺宣传好。学校从县京剧团请来老

师，辅导我们排练现代革命京剧样板

戏《红灯记》。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

将在学校公演。高校长到排练现场

看望大家，做动员讲话，高校长说：

“同学们辛苦了！要学习又要排练很

不容易，谢谢同学们。毛泽东思想文

艺队的队员是很光荣的，你们要好好

排练，今后要到农村、工厂、军营巡回

演出。”大家备受鼓舞，公演非常成

功。自此，文艺队经常走村串庄下乡

演出，深受欢迎，十里八乡都知道，葛

家 中 学 有 一 支 能 演 样 板 戏 的 文 艺

队。后来我们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

得了奖状，名声就更响了。

学校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

起了五七工厂。为办厂，高校长骑着

自行车，四十多里地一天打来回跑县

里、跑技术购材料，四处忙活。很快，

我们的半导体小组，研制“风光”牌收

音机；机械组，研制小型电焊机；雨衣

组，生产轻薄塑料雨衣。校工厂办得

红红火火，尤其是塑料雨衣，价格便

宜，携带方便，非常受欢迎，一时成为

紧俏产品。电焊机组为县里大工厂生

产配件，质量不错，老师傅们都称赞，

校办工厂能做出这样的产品来，真是

不容易！学校还在离校园十几里的董

家庄村，办起了农场和养猪场。几十

亩地种有小麦、玉米、地瓜、花生等庄

稼，还有白菜、萝卜、韭菜、大蒜等蔬

菜。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全校师生们

一块干。有一次我们到农场劳动，到

地里时高校长已经干上了，他脖子上

挂着一块白毛巾，挽着裤腿，光着大脚

丫，微微哈着腰，前腿弓后腿蹬，呼哧

呼哧地在锄地，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白色老头衫的后背已经湿透，露出汗

渍水花，让我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的诗句来。中午，老校长和我

们一起坐在田埂上，喝着萝卜汤，吃着

玉米、窝头就咸菜。这一幕，深深地烙

在我的脑海里。农场的收获，丰富了

师生的饭菜，主食多了点细粮，菜汤里

多了油水和白肉膘子片。学校的五七

工厂、五七农场在全县有了名，县里让

校领导去开会发言，高校长让副校长

去了，自己却一头扎进车间里，和技术

人员研究改革去了。

第二学期，班里来了一个插班

生，脸蛋黑不溜秋，说话叽里呱啦，南

方腔调很难听懂，听说是从广东遣返

回乡的黑五类子弟。分桌时谁都躲

着，不愿意和他同桌，我毅然选择和

他“对点子”，他很感动，和我成了好

朋友，很交心投缘。有一次他偷偷告

诉我，他能上学很不容易，要感谢高

行云校长。原来村主任介绍他来上

学，学校分管招生的主任说不行，黑

帮子女不能接收。高校长听说后，找

到那位主任耐心细致地劝说：“子女

无法选择家庭，不能让无辜的子女受

到牵连，连学都上不了，这样是不公

正的。再说有村主任和贫协主任担

保，完全可以相信贫下中农的推举

嘛！我们切不可耽误孩子，不能在孩

子的不幸中再推一把。”最终他顺利

入学。他含着泪说：一生都不会忘记

高校长！在那个特殊年代，学校领导

能够帮一个有政治黑点的孩子说话，

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和勇气，更是一种

大爱！责任是对校长职业的坚守，大

爱是对一个幼小心灵的呵护！

高校长对学生的爱是春风和畅，

让人温暖，但严厉起来，也会是暴风

骤雨。尽管已是高中生，但我们还是

一帮贪玩的孩子，心野得很！我和一

位同学偷偷做了弹弓，在教室前的果

园打麻雀，一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窗

打碎了，我俩拔腿就跑。第二天一上

学，我们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高

校长背着手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不时

瞅着我们，那犀利的目光让人害怕，

我们头上都冒出了汗。他停住脚步

大声说：“学校的规章制度当耳旁风

了、甩脑袋后边啦？你们知道一块玻

璃多少钱？五毛啊！我们校办工厂得

做五件雨衣才能挣五毛钱！”他严厉的

话语中包含着心疼。过了一会儿，他

声音低下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的？我们回答

损坏东西要赔。“你们回去认真写检

查，深刻认识错误，保证今后不能再

犯。赔钱的事等学校研究一下再说。”

回去后，我们心里都揣着小兔子乱跳，

五毛钱可咋办呀？每顿吃的大菜五

分钱一个，是十顿的菜金哪！回家向

父母要，肯定得挨腚板子！

过了些天，教室的窗玻璃让维修

组安上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后来我

才听说，那五毛钱是校长垫上的。再

后来我加入共青团时，有人提出我损

坏公共财物，不符合条件。校长说：

“青年要求上进要支持，那件事属无

心之过。这个孩子是语文课代表，还

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我看条

件可以。”就这样，我光荣地加入了青

年团。高校长说的这番话，是我工作

十多年后一位老师告诉我的，我才恍

然大悟。

短暂的高中生活，疾逝而去，却

让我深深地记住了高行云校长这位

尊者、师者。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

很不平凡；他做了简单的事，却很不

简单。我记住了一位人生中最值得

敬重的师长，记住了那些让我永远忘

却不了的简单事！师生关系是一种

身份关系，师者为尊，学者从学。清

代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

教》中说：“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

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

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

身为父。”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高行云校长，

是在文登城里的一次偶遇。大概是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时值深秋，已有

了丝丝凉意，我迎着秋风骑车到电大

去上课。这时，迎面过来一个人，吃

力地蹬着自行车，一歪一斜的，动作

幅度很大，显得十分艰难。到了眼前

我猛地一看：“老校长！”我赶紧刹住

车，停了下来。我的喊声让老校长也

有几分惊奇：“李富胜？！”他喊出了我

的名字，也停下了车。老校长的脸上

满是惊喜和亲切，他一

手扶着车，另一只手紧

紧地握住我的手：“老

校长这称呼好啊，很亲

切呀！”他欣慰地看着

我说，“你在工厂里做

了领导，很好啊，有出

息 ，听 说 你 还 在 念 电

大，好好学习，长知识、

充 好 电 ，将 来 更 有 前

途！”他那发自肺腑的

热情话语，仍然对我寄

托着殷切的希望和期盼。我发现老

校长面色憔悴、脸颊消瘦，说话底气

不足，似乎苍老了很多，他还不到五

十岁啊。我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向他

简 单 汇 报 了 毕 业 十 多 来 的 工 作 情

况。高校长认真地听着，时而微微点

头。简短的十几分钟，师生之情，瞬

间赶走秋天的寒意，我的心里热乎乎

的。我仿佛触摸到老校长的心，仍是

那样的火热和温暖。他再三地嘱咐

我一定要把电大读好，他说：“我这个

当校长的名不符实，在那个年代也没

能让你们学到多少知识，愧对你们

了，现在好了，要努力呀！”“老校长，

在您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永远感谢您

对我们的厚爱！”这是我的心里话。

分手时，有着太多的恋恋不舍，尤

其是老校长那握着我的手，久久舍不

得松开，我似乎感到一股暖流注入我

的躯体，是一种久违了的温暖和炽

热。我站在原地，望着他渐渐远去的

背影，眼睛湿润了，我模糊的双眼里，

看到岁月的蹉跎、历史的沧桑写在了他

那厚重的脊背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内涵

修养、渊博知识的风范。那坚韧的气

度，那敢于担当的精神，那呵护弱小善

良仁爱的品格，诠释了先人曾经说的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没想到那一次

短暂的相见，是我与老校长最后的诀别！

那次偶遇时，老校长已做过一次手术，交

谈时他一点都没有向我透露，一直都说

他一切很好，不用担心。一九八五年一

月，他离开人世，匆匆地走了。他不想

让学生为他的病情担心。我深深地了

解，他对学生寄予的无私的大爱。老

校长，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蝉声隐去。叶的早晨

悬挂一滴晶莹在徘徊

思考与大地的吻别

霞光从云朵中跳出来 高唱着

绿的 黄的 粉的 红的

这是个被季节带动的风情

花椒的呛味蹿出了小院

黄瓜豆角立体在架上

耀眼金黄

紫茄子红辣椒

胡须舞蹈着的苞米

抱得娘亲紧紧的

萝卜土豆 地瓜笑出了头

这些花草呦

仰头的 牵手的 弯腰的

在渐变的色彩中

使着劲地努

面容依然娇羞

那片落地的花瓣

是从门缝里飘出的一缕厨香

迎着夕阳走来的白发人

撷起。这双褶皱了岁月的手啊

让整个秋 绽放在掌心

如果你想探秘仙境

请到圣莲山来

巍然耸峙的高山开成莲花

相伴无穷变幻的雾霭

站在山脚随便一望

就能看到自身胸膛的壮阔如海

如果你想燃旺血液

请到圣莲山来

粗粝的山风日夜雕刻山峦的陡峭

惊得万千花朵轮番绽开

如果稍稍走向风口

就会感到自身生命的盛大气概

如果你想打磨歌喉

请到圣莲山来

璀璨的虹霓牵引溪流

穿梭于幽谷

和飞鸟一起鸣奏着天籁

只要随意哼上一曲

就会听到自身精气的清丽澎湃

如果你想返璞归真

请到圣莲山来

端坐的古圣手捧隐喻把时光凝视

被唤醒的天机遍翠山脉

无需刻意鸣笛吹箫

就会透见自身世界的绚烂多彩

如果你想瞩目远方

请到圣莲山来

喷薄的红日在天边扇开梦的羽翼

总把红尘风雨层层掩埋

登上山巅伸开双臂

就会迎来自身光亮的春暖花开

不用说 我已经去过白草畔

当我攀上山脊转过山脚拨开树枝

突然见到这梦中的圣地

每一滴血液都发出了惊叹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白草畔 顾名思义

这里的碧草盖地铺天

当碧草山风中多情而狂野地舞蹈时

我心中万千尘嚣便很快裂成了碎片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何谓盛大 何谓稠密 何谓嘹亮

这里岂止是碧草向我蜂拥

更有恣意盛开的各种野花让我无法躲闪

那彩色的歌声啊山峦般悠扬而高远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阳光 飞鸟 还有雨后的虹霞

来到这里后无不流连忘返

它们互相聆听互相爱抚或者嬉戏

把天空寂静得唯有透彻的蓝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最难忘是那从山脚升起的云雾

一团团地飘上苍翠的山巅

它们携着花香草香一起把我包裹

泪水就凶猛地涌上了我的双眼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有多少天不这样放纵和痴迷了

有多少年远离了渴盼着的纯粹的自然

经受了这一次沐浴 灌溉和充氧

我沉睡的诗情听到了世界最初的呼唤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既然当了和尚

就应好好念佛诵经

你却偏要入世

入世也无妨

你却偏偏给朱棣当了谋士

天天出入燕王府

天天出入燕王府也无妨

却不是教导朱棣静心研读诗书

而是辅佐他篡了王位

靖难之役的发动

是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开的历史时空

众史家纷纷摇笔曰

以区区一役敌全国兵马并且获胜

天下绝无仅有

是啊，你是何等雄才伟略

却终归成了抢夺天下者的帮凶

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

朱棣与你曾有一“对”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

以如此一对进言

不仅成就了朱棣的举兵

而且展露了自己的心志

大丈夫行走江湖出入红尘

既心系苍生就在做事时不受拘泥

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

谒姚广孝墓塔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秋天在掌心绽放
史 冰


